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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由吕梁市作家协会协办

吕梁人民作家

古汾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

深厚。汾州文化包罗万象，博大

精深，它渗透到民间的每个角

落，方方面面，并相互交融，形成

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技艺。千百

年来，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民

间说唱、神话传说、歌谣等，以其

奇幻、趣味、哲理、扬善、劝世等

特点，在广阔的汾州大地上为人

民群众所津津乐道。这些辗转

流传于世的民间艺术是每个人

最初的启蒙教育，是我们认识世

界、认识社会最初的一种方式，

简单而纯真，神奇而美妙，虚幻

而真实。

刘瑞祥先生几十

年坚持搜集整理、书

写 汾 州 大 地 民 间 艺

术作品，他为了抢救

那些逐渐流逝的民间

艺术，从上世纪八十年

代开始至今，走遍了汾

阳的每一个村庄，采访

了数以千计的民间文

学传播者，搜集整理了

六百余篇民间文学作

品。采访中，每每获得

一个妙趣横生的故事，

或者听到一段趣味盎

然的民间说唱，都会为

此而激动兴奋。

汾州叙事是刘先

生创作的一个重要课

题。他从民间文化中

汲取充足的养分，那

些古汾州大地上人们

喜闻乐见的故事，成

为他搜集整理，进行

再创作的资源宝库，

没有修饰，没有渲染，

用乡土的语言、古人的思想，还

原讲述每一个故事。

民间传说大多包含着虚构

想象的成分，如《酒乡杏花村的

传说》之二中，通过想象，虚构了

一位“老寿星”下凡，被杏花村汾

酒的香气所馋，受杏花村人邀请

喝酒后，用手指蘸了点酒，为在

桌的每个人增寿的故事。显然

是有着超自然的成分，却反映了

人们好人有好报的美好愿望。

民间说唱大多以汾阳秧歌

段子、三弦书、莲花落以及顺口

溜为主，内容广泛，包括童谣、

情歌、劳动歌、撒草歌等，它们

为劳动人民所掌握，与其民俗

活动交织融为一体。他觉得，

民间说唱中，唱词的生动性、形

象性、趣味性、人民性，绝非装

在 书 斋 里 的 文 人 可 以 想 象 出

来，必须向民间学习，向老艺人

学习。

他是一个观察者、思索者、

记录者，他痴迷于描写汾州大地

的人与事，不间断地采访，不间

断地写作，真诚地书写着每一个

值得书写的故事，字里行间显示

出对这方水土这方人深深的热

爱。一个真诚的作家，只有站在

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认真地深

入生活，扎实地写作，才会建立

起自己的文学殿堂，不然，只会

成为空中楼阁式的样子，渺茫虚

幻。几十年专注于民间文学的

搜集整理，那些丰富多彩的民间

元素，已融入他的血

液当中，鼓舞着他一

路前行。

纵 观 先 生 的 作

品，文风质朴，叙述真

实，一切都是娓娓道

来。搜集采访中，他

感觉到，传统的口口

相传的民间故事，有

的只能提供一些故事

梗概，有的还含有一

些庸俗的杂质，因而

他力求在现实的基础

上，经过实地考察，经

过想像，来更好地顺

乎 情 理 地 还 原 和 叙

述，使得作品文学性

更强，故事更深入人

心。可以看出，在整

理撰写中，他非常注

重叙事语言的风格、

人物心理状态的窥探

和故事的文化氛围，

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成

为一个滔滔不绝的讲

述者。在讲故事的同时，还融入

了许多汾州民风民俗等值得体

味的民间艺术与文化，让读者重

新认识民间文学所具有的内在

价值。

文学创作除了丰富自己的

精神外，更重要的是打动人心，

温暖人心，启迪人心。刘先生

始终有一颗纯真虔诚的初心，

迷恋钻研民间艺术，以或生动、

或严肃、或讽刺、或诲人的笔

墨，让作品与广大黎民百姓产

生心灵上的共鸣。

刘 先 生 有 深 厚 的 家 乡 情

怀，他的写作立足古汾州，意境

却是中华文化的，是黄河流域

“三晋文化”的，其文学品味与

文化价值显而易见。期待这些

民间文学作品对提升汾州文化

品格有持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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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乡村中的编户实行的是里甲制，

里的头儿叫里正，甲的头儿叫甲长。明朝

时，规定每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每十户为一

甲，以此编入黄册，按时交纳皇粮国税。

到了清代，里甲的户数不再循明朝的规

制，编制有所扩大。汾阳当时共有三十六

里，至于甲份的数目那就弄不清了。

那时的里正、甲长，大都由村中的富户

担任，说话都有相当的权威，人们不管心里

服气不服气，表面上都得尊敬些。至于说

甲长，虽说是最小的官，领着十几二十户人

家，但那时的户大都是几代人在一起，一户

四世同堂的人家，合起来不下三二十号人，

总起来也是三二百号人的主事人哩。

汾阳东南乡的泉泽渊里，有个甲长外号

叫“馋嘴”，村中的甲份里不管谁家办请客设

宴的事，都不能少了他，而且是不上礼金，还

要坐上席，还要等人来请，若有怠慢，便伺机

报复，叫你没好果子吃。

要说馋嘴甲长家资富裕，可他生性是个

吝啬鬼，凡事遵循刻薄成家的祖训，因此人

们打心眼看不起他，但碍于他是一甲之长，

遇上事还得违心地给他个大面子。

这天上午，馋嘴甲长接到一家送来的

请柬，人家出于礼貌，请柬装在一个开口

的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受请人的尊称以及

恭请人的名字。

馋嘴甲长正坐在八仙桌旁抽旱烟，接过

信封后熟练地把请柬往出一抽，不看事由，

直接去看吃请的日子。本来，这家办事的日

子是下月的初三，可馋嘴甲长懒得把请柬全

部抽出来看，因为他并不关心人家是办什么

事，是儿娶女嫁，还是老人过寿？他只关心

何日赴宴。这张请柬他抽到“三”字的头一

画时便停住了，以为是初一的日子。

他寻思，今天已是三十了，明日便是初

一，怎么这家的请帖到牛角梢头的日子了才

送？哼！他心中甚为不悦。按他的惯例，每

逢吃请，头一天就不吃自家的饭了，美其名

曰“腾肚子”，也就是让肚子里的积食都消化

尽，为次日多吃人家的饭菜做好准备。他还

有个习惯，吃请后的第二天也不吃家里的

饭，因为头天吃足了，这叫两头省。

第二天快到午饭时，他摆起架子端坐

在家中，等人家来请，但等来等去不见有

人登门，顺手拿起丢在八仙桌上信封，又

把请柬抽出来看了一下，不由自言自语

道：“咳，怪不得没人来请哩，是把日子看

错了嘛，原来是初二才办事哩。”这次，他

把请柬抽到“三”字的第二画时又停住了。

馋嘴甲长思忖，我已经腾了大半天的肚

子了，若是吃上自家的饭，岂不是白腾了？干

脆，一不做二不休，再腾倒上一天，明天可以

更多吃些，于是一整天都没吃饭。

初二这天，他不到饭时便惦记上了吃

请的事。到了饭时，却左等右等不见有人

来请，心中好生恼火，恼火中又生狐疑：敢

是日子又不对？他又一次拿出信封，这

回，干脆把请柬全部抽了出来。一看，果

不其然，人家是初三嘛，你初二不是白等？

没办法，只好等明天了。这下馋嘴甲

长作了难，今天的饭吃还是不吃？吃吧，已

经是腾倒了两天的空肚子了，吃起来能少

了？这不吃了大亏了？左思右想，决定还

是咬咬牙继续腾肚子，反正已经是空了两

天了，也不差再空它一天。

这种腾肚子法，搁在一般人身上哪能受

得了！好在馋嘴甲长有这个饿功，到时又有

撑功，自然也就练出了这方面超人的本领。

初三这天，办事人家果然不到饭时就

派人来请，馋嘴甲长大模大样地去了后，坐

在人家的客房里，人家又给他点烟锅，又给

他倒茶水，很是客气热情。已经饿了整整

三天的馋嘴甲长，肚皮早已是前心贴住了

后背，再加上茶水一涮，肚子里咕咕地直叫

唤，空式式地十分难受，而眼睛里黑蛾子乱

飞，这种现象是饿极发昏的症状。

此时，饭时还未到，他饿得实在是招架

不住了，就在上厕所小便的时候，偷得吃了

主家供献在外院墙壁窟窿上土地堂内的三

个馍头。这事，恰好被主家的小女孩子看

见了，就告了她妈，女人又告诉了丈夫。

主家出去一看，土地堂内的馍头果然

不见了，心里很不高兴，寻思：今天是好日

子，是给俺老爹过七十大寿，堂堂一个甲

长，竟然偷吃人家的供献馍馍，这算是什

么事？得罪了神灵怎么办？

由于馋嘴甲长的名声不好，主家以往

又和他有过不颠对，心里有疙疙瘩瘩的小

矛盾，便想借这个机会治一治他，给他出

出洋相，丢丢人。

主家返回内院后，有意当着馋嘴甲长的

面，对他老婆高声说：“土地堂里供献的三个

馍馍一个也不见了，肯定是叫老鼠拖上走

了。这倒好，就知道它们要来拖，这回吃上

就美了，非闹死狗日的们不可，省得晚上钻

到仰层顶闹打，像跑马似的，闹腾得人睡不

好觉。”汾阳人把顶棚称为“仰层”。

馋嘴甲长一听，心里“咯噔”一沉，脱

口问道：“馍馍怎能闹死老鼠哩，敢是放上

砒性啦。”

“是哩嘛，还放了不少哩。”主家显得

挺得意。

啊！馋嘴甲长的头上立即冒出了虚

汗，两腿软得快站不住了，因为他明白，砒

性就是砒霜，是毒药，想寻死的人才吃那

东西哩。这可怎么办？承认说馍馍是自

己偷吃的？这算是丢尽人了，可要想求得

主家的帮助和救治，就得言声，不说，岂不

是白白送死？丢人和丢命相比，当然还是

命要紧，于是，馋嘴甲长哆哆嗦嗦地站出

来说馍馍是他吃了，不是老鼠拖走了。

“啊呀，你看这事，你看这事……”主家

一边假装着急，一边对家里帮忙的人说：

“快快快，快去拿个舀茅粪汤汤的东西来，

非这东西不能救，这叫以毒攻毒，摆弄得吐

了就有救了，把毒东西吐了就好办了。”

说话间，馋嘴甲长被主家扶到厕所里，

捏住鼻子硬灌了些臭烘烘的茅粪汤子，随

即吐了个翻肠倒肚，翻江倒海……

刘瑞祥，出生于 1945 年 7 月，汾阳市人。

我市首批命名的“吕梁人民作家”，也是首批

山西省“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

2019 年，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认定他为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汾州民间

故事”的代表性传承人。

李怡萍：您的名字一直与汾州故事、汾州

文学连在一起，能说说这么多年来，汾州地域

文化对您有什么影响？

刘瑞祥：地域文化对一个作家的滋养非

常重要，一个是故乡，一个是童年生活。汾阳

是我的故乡，是黄河流域人类早期活动的地

方，于春秋时期置县，历朝历代曾设州、郡、

道、府等治署，乃三晋大地上名望很高的重镇

之一。千百年来，汾阳人以自己的勤奋与智

慧，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

汾州文化。古汾州的民间文学蕴藏量十分巨

大，小时候，我经常去听由许多盲艺人说唱表

演的“打瞎会”。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文化馆

工作后，在一次文艺创作座谈会上，我听了几

位民间艺人演唱的汾阳文场秧歌段子《刘二

傻卖甜瓜》后，心灵产生强烈的震撼。民间文

学是文人文学的老祖宗，为了将这一笔极其

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多年来，我

利用文学创作和行政工作的间隙时间，后又

用六年的时间，集中全部精力，走遍了汾阳的

每一处土地，采访了数以千计的民间文学传

播者，收集整理了民间传说二百余篇、民间故

事二百余篇、民间说唱一百余篇、汇集总字数

二百余万字的版本。这些民间文学作品，散

发着浓郁的汾阳乡土气息，闪烁着鲜明的地

方色彩，焕发着汾阳人的人性光泽。

我的文学作品大都产生于故乡的黄土地

上，许多篇什都萦绕着汾州文化的意蕴。我

步入古稀之年时，我所敬重的文学评论家、山

西首届“赵树理文学奖”得主武毓璋老师，赠

我五言律诗一首，很贴切地概括了我的创作

生涯。全诗内容为“植根黄土地，磨踵乐耕

耘。汩汩心泉注，欣欣百卉荣。诗思灵且敏，

健笔老犹雄。赤子情怀在，晚霞分外红。”

李怡萍：如何看待诗歌中的叙事诗？

刘瑞祥：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叙事诗历

来很受读者青睐，它以萦绕着诗意的故事情

节、人物动态、诗人咏叹，以及心理描写、氛围

营造、生活气息、象征意味等特点，具有诱人

的雅俗共赏性，浓烈的可读性，生活层面的真

实性。叙事诗以现实主义为基调，以事件为

主线，人物为核心，环境为背景，虽然在某种

程度上有小说的特征，但它读起来更凝练、简

洁、跳跃、律动、释怀，因此，我认为诗化的故

事更动人，诗化的人物更有趣，诗化的语言更

耐读。

我在《诗刊》《星星》《山西文学》等刊物与

书籍中，发表了四十多篇叙事诗，有读者来信

称我是叙事诗人，我很乐于接受这个称号。

李怡萍：民歌民谣产生于民间，许多作品

是无名作者，由于源于最底层的生活，所以比

文人诗歌更具广泛的感染力，请您谈谈民歌

民谣的创作？

刘瑞祥：很小的时候，我就对民歌民谣产生

特殊的感情和偏爱。我爱它们的清新、明快、质

朴、率真，爱它们的辛辣、恣意、诙谐、洒脱，还爱

它们的乡土气息、百姓气息、生活气息。多年

来，我从民歌民谣中，汲取了极为可贵的养分，

并融化到新诗创作中，得益匪浅。民歌民谣的

创作，看似容易实不易，能够从本质上把握这种

文体，并运用得手，需具有较为深厚的生活功底

与文学功力。民歌民谣姓民，作者的平民意识，

作品的可读性，决定这种大众文学、草根文学，

能否与广大利民百姓产生心理上的共鸣，而共

鸣是最好的文学效应。我相信，凡是有人类的

地方，就会有民歌民谣传播，歌谣永远是黎民百

姓的忠实朋友。

李怡萍：传统民间艺术是民族文化之根，

随着岁月的流逝，一部分民间艺术将面临失

传的危机。您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汾州

民间故事”的代表性传承人，您觉得如何保护

与传承民间文学，才能使其走得更久更远？

刘瑞祥：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的目光

开始瞄向家乡的民间文学。如同山西的煤炭

一样，古汾州的民间文学蕴藏十分丰富，这无

疑是一笔极其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若不

及时系统的搜集整理抢救，大量的民间文学

作品，势必会随着老人们的不断离世而“入土

为安”，或是在岁月的流逝中，逐渐风化在时代

的烟云里。道义在肩，刻不容缓，从 2004年后，

我暂停其它工作，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家乡

的民间文学采写中去。我采访了数以千计的

民间艺人，整理出 240余万字的民间传说、民间

故事、民间说唱。

整理民间文学作品，是一个再创作的过

程，须追本溯源，钩沉探微，进行全方位顺乎

情理的完善和还原。还要取其精华、去其糟

柏，合理创新、大胆改进，创作改写出经得起

推敲、经得起品味，可以诲人、劝世、扬善的作

品，并用新媒体的方式在年轻一代中不断传

播，这样才能很好地传承下去。

李怡萍：您曾出版过一册《深深的古井》

小说集，在您的文集中，小说比重占有量不算

多，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小说创作的？笔

下的小说与诗歌或者民间文学有关联吗？

刘瑞祥：在文学创作的广阔天地里，各种

艺术门类以其独特的景致，构成了各自的玄

妙境界。我思谋小说也是由来已久，身居汾

阳这块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我在民间采访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形形色

色的小说素材，因而陆续写了一些小小说、短

篇、中篇小说。著名文学评论家郝亦民先生

曾对我的一组小小说写过评论，他说：“刘瑞

祥的这组小说，使我不仅首先惊奇于他原本

属于诗人之列而非小说家之伍，却又对小说

之技巧章法运用得如此娴熟与老到，而且更

激动于其作品中那字里行间所涌动着的作者

作为诗人的那种艺术之灵性。”他的这些话，

以深邃的目光，洞察到了我艺术心灵的悠远

之境。

李怡萍：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民间故

事、民间传说、纪实文学，您都着力塑造出一

个个鲜活的人的独特形象。文学创作，除了

生活经验，还有什么？

刘瑞祥：“生活”是人存在的基本场域，人类

的一切活动均源于“生活世界”。生活即日子，

也就是衣食住行、七情六欲、礼仪廉耻、家国情

怀、建功立业等内涵。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

热爱生活、敬畏生活、体味生活、享受生活。我

始终认为，人在大自然的面前，是很微小脆弱

的，但是，恰恰是这些人，见证了历史，反映了时

代的变迁。那些秧歌的咏叹、歌谣小调等所有

的民间文化，都在传达着人类大爱大恨、大悲大

喜的情思，传达着乡间风情，构成了民间价值的

复杂性和丰富性。生活处处即文学。但文学不

能照搬生活，文学要想实现对人生的真正反映，

必须实现对历史、社会和时代的超越。而要实

现这些，必须要有惊人的洞察能力和想象能力，

还要能打动人心。

李怡萍：汾阳是个好地方，一个好字，概

括和包含了从古至今凡事颇为讲究、颇为聪

颖、颇为内秀的汾阳人民的汗水、智慧和创造

能力，请您谈谈汾州文化的魅力。

刘瑞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汾阳宝地

上，不仅酿造出了汾酒、竹叶青酒，也培植出

了享誉海外的汾州核桃和美食文化，诞生了

诸多优秀人物，还创造了许多叹为观止的人

文景观，在中华大地上，以其鲜明的特征，形

成了独特的汾州文化。文化，是讲究、是积

淀、是特色、是陶冶、是享受。我便是以汾州

这块土地为母题，面对山川河流、城镇乡村、

文物古迹、风土人情、沧桑世事、地方特产、家

族人物等一切意象，写出我的所思所想，展现

出其丰富的文化意蕴。

李怡萍：能谈谈您的创作历程吗？

刘瑞祥：1965 年，我参军后，在部队写的

一些诗歌在《解放军文艺》、《连队文艺》等报

刊发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

《诗刊》先后发表了《光荣的吕梁山》《打狗棍

新传》和《瓜田春秋》等诗。八九十年代，我先

后出版了《收获季节》《山祭》《深深的古井》

《黄土风情》《黄塬季风》等诗集，与人合写合

编了多部著作，1988 年，抒情长诗《我在杏花

村·酿酒》获《人民文学》首届“茅台奖”。2000
年后，先后出版了我的民间文学集六卷本、我

的文集 16卷本。从 1965年发表作品至今，共

撰写出版诗歌、小说、散文、民间文学、报告文

学、文史研究作品共约 700余万字。我的创作

实践证明，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一个真正

的文学工作者，应该到广阔的生活中寻找素

材，感知题材，这样才能写出接地气的作品，

让读者点头的作品。

李怡萍：文学创作是个性化的劳动，而作

品却是社会化的读物。结合您几十年的创作

经验，谈谈“文以载道”的含义。

刘瑞祥：古人云“文以载道”，道是什么？

我觉得除了道德含义外，还包括有正义性、真

理性、自然性、先进性、人民性等诸多能够促

进人类文明进步，以及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

精神动力，唯有载道，才能厚重，唯有载道，才

能致远。

李怡萍：作为一名作家，您觉得作家的责

任和使命是什么？今后，年轻作者的笔触该指

向哪里？

刘瑞祥：文学的功能是透过现象看本质。

作家的责任和价值，就在于找出五彩缤纷生活

背后的真相，文学描写的高与低，不在华丽的

句子和优雅的抒情，真知与灼见才是文学的根

本。在《汾州沧桑》（4卷本，每卷一百万字，已

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后记中，我曾写道：“艺术

注定只能与真诚、勤奋、悟性为友，而与浮躁、

虚荣、轻狂等水火不容，格格不入。搞艺术的

人，应该像溶于氤氲之气中的片片茶叶，甘于

淡泊，甘于释怀，把一种只可意会，难于言传的

独特享受馈赠人间，这大概便是属于地道文人

的一种怡然品格吧。”

年轻作者如果想在文学这块圣地上耕耘下

去，必须要清楚自己的处境，清除内心的浮躁，静

下心来思索社会思索人生，千万不要被浮躁的社

会心态俘虏了你的心。文学作者是社会使命的负

重者，而不是局外人，更不是无聊的玩弄文字的人。

这样的画面经常在我眼前掠过：

一个六岁的男孩，与其年轻的母亲，抬

着一桶水，从离家一里地的水井边往

回走。男孩走得慢，母亲弯着身，也走

得慢。走一步，水桶摇晃一下。母亲

把水桶一遍遍往自己身边拽。一次，

男孩脚没站稳，一个趔趄，桶斜了，水

洒了一地。不久之后，男孩的父亲去

世，从那一刻开始，他长大了。而且，

以后的人生路程中，无论崎岖坎坷还

是一帆风顺，都得自己面对。这个男

孩子，就是童年时的刘瑞祥。

刘瑞祥生在汾阳长在汾阳，小时

候与家人租住在汾阳城黑楼底街的院

落里。房东黄爷爷经常给他讲汾阳历

史上杰出人物的故事，对他的成长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上小学前，已

识得五六百个字。一天也没有上过学

的父亲，努力将自己认下的字，用毛笔

一个一个写在方块硬纸上，再一个一

个教他认，就是这些文字，成为他后来

走向文学殿堂最初的铺路石。父亲觉

得，家里辈辈都是受苦人，几代人没有

一个能提笔写副春联的文化人，父亲

非常希望他能给刘家改换门庭。

他的外祖父家在县城的西关，关

里有一座叫三皇楼的古建筑。每年

元宵节，这里便聚集了全县范围内的

许多盲艺人进行说唱表演，三皇楼的

台阶上人流不绝，甚是热闹，大人们

说这叫“打瞎会”。这是他最早接触

民间说唱文学。

长大参军后，刘瑞祥有意识、有

追求地进入文学创作领域。由于有

写诗、篆刻、画画的特长，被调到西安

部队。在部队图书馆，他阅读了大量

的图书，特别是诗歌，开阔了眼界，明

白了诗歌是什么样子，为以后写诗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诗相继在《解

放军文艺》《陕西日报》《诗刊》发表

后，收到几十封来自全国各地诗友的

联谊信，时任《诗刊》社主编王燕生先

生，也写信告他诗社得到的反馈情

况。直至文学创作有一定的积累后，

他才懂得，兴趣往往出于爱好，而爱

好可以产生无穷的动力，甚至转化为

事业，从而一辈子进行到底。

刘瑞祥聊文学，聊他当年骑着自

行车走遍汾阳的各个村庄，采访民间

艺人，书写民间文学。他说，文学创作

是个特殊行当，要有文学细胞，还要能

吃苦，有见地。他始终认为，扎根于生

活，是文学的生存价值所在，彰显真善

美，是文学的生命价值所在。他对生

活、对社会、对人心认真思考过，才有

了半个世纪对文学孜孜不倦的追求。

此前，我曾系统拜读过先生的 16卷文

集，无论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民间文

学，都立足于汾州这块土地，立足于关

注人民命运和社会的真实图景，观照、

反思，处处呈现出世道人心。

刘瑞祥聊生活，他永远忘不了父

亲去世时的情景。天塌似的恐惧如

黑云般压下来。父亲入殓时，用的是

家里一支立柜改做的薄棺。出殡时，

他披麻戴孝手拄哭棍。临出门时，摔

碗的情景到现在仍历历在目，让人唏

嘘不已。生活的苦难，锻炼了他的童

心，坚韧了他的性格，使他可以从容

地面对后来的岁月。

刘瑞祥的伯父是他成长道路中

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在他心中，伯

父是天，伯父是地，伯父是他一辈子

无法忘记的疼。他的伯父是个单身

汉，孤独了一生、困苦了一生、劳作了

一生、坚韧了一生。但他对侄子视如

己出。懂事的孩子要帮伯父干活时，

伯父断然拒绝，怕小小年纪被“撅着”

（汾阳话伤了内脏）。伯父经常三毛

五毛地给他零花钱。上学时，全部的

书费学费都超额给他。伯父一直生

活在一种很有信心的希望中，期盼侄

子作为刘家的传承人，能长大成人，

娶妻生子，改变刘家没文化的门庭。

伯父年老病重后，他拉着坐在小平车

上的伯父去汾阳医院就诊。当医院

让他准备后事时，他拉着平车走出医

院，一边走，一边流泪。走在汾阳县

城他和伯父无数次走过的大街时，心

情沉重，步履沉重，他上衣的前襟完

全被泪水打湿了。几天后，伯父去

世。老人一生的气味，甘的甜的，苦

的涩的，化作了刘瑞祥笔下的一篇篇

文章，字字情深。

刘瑞祥是一名专业作家，却喜欢

篆刻，喜欢乒乓球运动。他的篆刻，

是因为伯父的手章丢失后，他自告奋

勇要为伯父刻一个。他讲起小时候，

站在县城太和桥街刻章摊上，看人家

刻章，而且一看就很入迷。他细心地

看人家用小楷毛笔在纸上写名字，往

印章上翻页，用舌头尖上的唾沫把翻

印纸舔湿，用大拇指挤压，最后下刀

去刻。那次，他用自己的斜口刀和写

仿用的小楷毛笔，临柳公权的楷书，

以及自己与生俱来的天分，完成了为

伯父刻的第一枚印章作品。其后不

可收拾，陆续为亲戚邻居朋友同学刻

过不少印章。篆刻如文学一样，都是

一种修养，一冲一切，一朱一白，便有

了小家碧玉的细腻，或者苍劲有力的

道行，方寸之间大天地。

刘瑞祥从十三岁开始打乒乓球，

先后在县市省级获得各种奖项，同文

学一样，这项运动伴随了他半个世

纪。小小的乒乓球给了他欢乐，给了

他荣誉，给了他体魄。我很难把文质

彬彬的“吕梁人民作家”“赵树理文学

奖获得者”与叱咤乒坛的业余高手想

到一起。然而，确实是这样，他有学

者的风度，有艺术家的气质，有体坛

运动员的意志。无法割舍的痴情与

热爱，让他把这三种爱好成为生命中

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刘瑞祥的伯父、邻居家的黄爷爷、

继父、上学时的各位老师、参军后的战

友、工作后的同事前辈、家人等组成了

他的生活，也成为他笔下的叙述对象。

没有对生活长期观察和积累认识，很难

写出这么丰富这么厚重的作品。

刘瑞祥有一颗聪慧的心，有温和

安详的心态，有高深的智慧，渊博的学

识，他的勤奋、他的睿智、他的坚守让

他成果丰硕。作为丈夫和儿子，他又

是一位对家庭对社会有担当的人，这

从他对待战友、同事、家人的态度可以

看出。说起与继父一家最多时十口人

长达十余年的一个锅里搅稀稠，说起

妻子对他生活的照顾，文学的支持时，

他温情脉脉。

回顾刘瑞祥七十多年的人生历

程，他尝尽了少年愁的滋味，也品尝了

中老年的丰收喜悦，这就是人生，这就

是生活的本真，人间甘苦，冷暖自知。

刘瑞祥直到现在都不用手机，能

联系到他的，是家里的座机。他说，

使用手机太浪费时间了，好好的时

间，不如用来读书、写作和刻印。在

这个属于飞速度的时代，让一切慢下

来，悠慢地读书写作，悠慢地生活，悠

慢地走步锻炼。这是他文学创作的

态度，也是他生活的态度。

走近刘瑞祥走近刘瑞祥
□ 李怡萍

◇人物

吃吃 请请（（民 间 故 事民 间 故 事））

□ 刘瑞祥

◇作品赏析


